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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让她知道，
她不是一座孤岛”

2月12日，武汉市第一医院成为新冠

肺炎定点医院。从那天开始，神经内科医

生梅俊华就开始客串起心理医生的角色。

因为听说出院后还要被隔离，很多患

者入院后一直情绪低落，即使症状有了明

显好转也很害怕。他们更怕病情反复，可

能传染给家人。梅俊华说，还有一些病人

认为是自己感染了亲人，心理负担很重，不

愿沟通，甚至一度不愿配合治疗。

“兼职”的日子没有坚持太久。其他医

疗队赶来支援后，联合成立了“圆梦心理睡

眠联合干预工作组”，专门解决病人和医护

人员的心理问题。

1月27日，国家卫健委印发的《新冠

肺炎疫情紧急心理危机干预指导原则》将

疫情影响人群分为四级，需重点干预的第

一级人群包括确诊患者、一线医护人员、疾

控人员和管理人员。

有一次查房，梅俊华发现有一位50多

岁的阿姨对提问爱答不理，只说胸口痛、胸

闷、心慌，但是心肺检查情况乐观。观察数

日后医生发现，她每天只睡1-2个小时，

晚上还会反复惊醒。

后来他们了解到，这位患者的母亲刚

刚去世，父亲还在住院，丈夫也感染了新冠

肺炎，只剩孩子在家。

梅俊华耐心地向她解释，她丈夫的病

情只是轻症，会慢慢好起来，但更多的时候

是在听她倾诉。阿姨把话讲完，可能会大

哭一场。梅俊华说，哭对她来说是一个释

放。“我们会告诉她，我们的支持是持续的，

她的家人、单位都会持续支持她。要让她

知道她不是一座孤岛。”梅俊华说。

医护人员给这位阿姨服用了抗抑郁、

改善睡眠的药物，之后，她慢慢能睡4个小

时了，也能跟病友聊天、愿意接医生电

话了。

“最艰难的那段时间过去后，可能有些

人会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一些现场记忆

会闪回在眼前，情绪比较焦虑、紧张。”中科

院心理学博士、全国高校心理委员研究协

作组常务副组长牛勇最近在为疫情地区提

供远程心理援助。根据他的观察，有不少

武汉的患者和医护人员出现食欲下降、注

意力难集中、烦躁易怒、健忘、失眠、做噩梦

等症状，这种情况急需心理干预。

应激状态过后，
心理问题或集中爆发

牛勇认为，此前一线医护人员处于应

激状态下，当疫情得以控制并迎来结束曙

光时，他们的心理问题可能会集中爆发。

“这是后期心理支持工作的重点。据不完

全统计，疫情发生以来，全国已有上百家心

理咨询机构通过热线电话、线上讲座等方

式，向社会各界提供心理援助。

2月3日-14日，西南大学心理学部副

教授郭磊与同事开展了一项针对全国1.4

万人的公众心理状况调研。结果显示，对

于病毒和死亡，医护人员群体的抑郁、焦

虑、恐惧、内疚情绪在受访群体中最为严

重。有8.70%的受访医护人员群体有一定

程度的PTSD症状，10.87%的医护人员群

体睡眠质量差。

主持这项调研的郭磊告诉中青报·中

青网记者，调研结果说明战“疫”一线的病人

和医护人员普遍需要心理援助，他们急需

情绪宣泄，但又不敢向身边人倾诉。郭磊

团队接到的300多个心理求助电话中，很多

是从武汉打来的。“电话打过来，那头的人什

么都不说，就是哭，一哭就好几分钟。”

疫情后期的心理重建显得越发重要。

郭磊分析，重大疫情过后，患者和医护人员

群体可能出现各类应激障碍，尤其是家中

有亲属病逝或者自杀的人员，出现PTSD

的风险更大。因此，在疫情防控后期与疫

情结束后，需要在社区和组织层面加强对

重点人群的心理建设和援助，最好能定期

让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提供面对面的帮助。

疫后心理建设“持久战”

梅俊华最担心两种情况。一种是经历

了心理创伤的人，比如家里有亲人去世的，

或者自己在ICU里被抢救回来的，往往不

愿回忆这段经历，“甚至惊恐得走不出来”；

另一种是治愈出院的病人会担心如何与人

相处。

广州市天河区先知行同心公益学社理

事长林丹，参与了“京鄂iWill志愿者联合

行动”，为在湖北的人提供心理咨询。她

说，如果连亲人的最后一面都见不上，就一

定要补一场哀悼仪式。“对家属来说，有正

式的告别才会燃起生活的希望。”

“京鄂iWill志愿者联合行动”是由北

京市社会心理工作联合会、北京博能志愿

公益基金会等公益机构，以及多地专业志

愿者共同发起的志愿服务行动，通过网络、

电话等形式，为疫区前线提供帮助。截至

3月8日，该行动已服务居民近两万人，志

愿者人数超1800人。

该行动组织者之一、北京博能志愿公

益基金会理事长翟雁说，心理援助的需求

并不会随着疫情结束而中断，疫情防控需

要的也不只是心理辅导。她认为，等疫情

基本得到控制，会有更多的心理援助需

求。北京君心善行心理咨询服务中心理事

长祝赫也是该行动的组织者之一。他准备

在疫情结束后与一批志愿者前往武汉，提

供面对面的心理咨询服务。在他看来，这

是一场社会心理重建的“持久战”。

祝赫希望，在疫情基本得到控制后，政

府可以通过一些公共项目来动员更多资质

及能力过关的社工、心理咨询师提供必要

的心理帮助。

新华社 涂铭 阳娜 林苗苗

3月26日，在北京谊安医疗系统股份

有限公司位于河北燕郊的厂房一层库房

里，已经“全副武装”打包好的几十台呼吸

机正等待运输，它们即将被送往国外参加

抗击新冠肺炎的“战斗”。“从组装、调试到

检测，再打包送到库房交付运输，我们真是

一刻也不敢耽搁。”谊安医疗董事长助理李

凯说。

呼吸机是治疗新冠肺炎重症患者的重

要医疗设备。随着海外疫情的发展，呼吸

机需求量急剧攀升，我国企业接到的海外

订单远超日常产能。为此，监管部门、企业

和海内外供应商等多方合力，为国产呼吸

机早日抵达海外抗疫一线“提速”。

3月16日发往俄罗斯20台、蒙古国

30台，3月17日发往意大利50台，3月24

日发往塞尔维亚145台……在前期完成国

内市场2000余台生产任务后，国内呼吸机

领域的龙头企业之一——谊安医疗已有数

百台呼吸机抵达海外，还有几千台的海外

订单正在紧急排产中。

中国制造全力驰援海外的背后，是无

数一线工作者夜以继日的努力。在谊安医

疗位于河北燕郊的厂区里，500多名职工

已悉数到岗。组装、调试、质检、打包……

工人三班倒，生产车间24小时亮着灯，争

分夺秒生产“救命机”。

George是谊安医疗的一名塞尔维亚

籍员工，主要负责开拓国际市场。这次疫

情暴发后，George非常积极地对接向塞

尔维亚提供援助。3月24日，谊安医疗第

一批145台呼吸机启程飞往塞尔维亚，在

当天晚上装货完成后，他和同事们送上了

自己的祝福：“塞尔维亚，加油！”

李凯告诉记者：“我们的绝大部分零部

件来自京津冀、珠三角、长三角等地，但也

有一些零部件产自国外，比如电磁阀就由

一家意大利厂商供应，他们也在加班加

点。但随着海外疫情的发展，后续面临国

际物流减少、工厂会否因疫情停产等不确

定因素。”

目前，我国呼吸机的涡轮、传感器等关

键零部件仍很大程度上依赖进口，海外疫

情暴发后，物流、供应链受到了较大影响。

为提高呼吸机产业链抗风险能力，在北京

市经济和信息化局的指导下，谊安医疗针

对现有短板寻找国产化替代厂家，争取早

日解决关键零部件“卡脖子”问题。

经过多轮比选，谊安医疗在国内找到

了一家能够替代进口涡轮的厂家，作为全

球为数不多的医用呼吸机高性能涡轮生产

商，这家企业第一时间调集国内外工程师，

紧急开展涡轮的各项测试和设计优化，力

争早日实现进口驱动器的整体替代。

在生产商和研发企业与时间赛跑的同

时，相关部门也“倾力相助”。李凯说，针对

企业生产面临的困难，北京海关帮助企业

关键零部件涡轮和传感器绿色通关，加速

核心元器件进口备货；各地工信部门推动

呼吸机上游配套供应商复工复产，共协调

近50家配套企业复产并正常供货；谊安医

疗还被列入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名单，

获得银行信贷支持。

据悉，从3月19日起，针对北京生产

企业拟出口的医疗器械产品，北京市药品

监督管理局将出具企业出口销售证明的时

间，由7日压缩为1日办结，企业凭出口销

售证明办理国内出口清关和进口国注册。

这一举措，为国产医疗器械产品早日抵达

海外抗疫一线提供“加速度”。

北京市丰台区市场监管局表示，为帮

助企业生产疫情防控急需的医疗物资，在

流程不减少、标准不降低的前提下，压缩审

批时限，2小时内为谊安办理了增加生产

产品的许可审批，帮助企业第一时间取得

2个三类医疗器械注册产品的生产资质。

春节到现在，李凯一直在公司园区忙

碌着，“我们从春节前夕起一天也没有休

息，一直在满负荷运转，现在甚至可以说是

超负荷运转。”李凯说，“都说‘同呼吸，共命

运’，疫情当下，我们一定全力以赴提高产

能，为全球抗击疫情贡献自己的一份力

量！”

专家：疫情应激状态过后，心理问题或集中爆发

寻找心理创伤的“解药”

同“呼吸”共战“疫”多方合力为国产呼吸机驰援海外“提速”

《中国青年报》

每次进入危重症病房查房，武汉市第一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梅俊华都会在胸口贴上红色标语

“圆梦天使守护您”，旁边还有一颗大大的爱心。这是武汉市第一医院“圆梦心理睡眠联合干预工作组”17

名医护人员的标配。

自2月18日组建以来，这个由武汉市第一医院联合前来支援的省外11支医疗队组成的干预小组，一

直在为新冠肺炎患者和一线医护人员提供心理危机干预、心理疏导和睡眠障碍干预。和许多心理咨询师

一样，他们做的事情很细微又很重要：在医疗救治的同时，寻找心理创伤的“解药”。

据专业人士分析，疫情中患者、家属，或者一线医护人员，很多人都可能产生创伤后应激障碍（即

PTSD），或创伤性再体验等症状，焦虑、失眠、记忆闪回等情况也是心理问题的征兆。尤其是对于那些突

然失去亲人，甚至没能跟遗体正式告别的人们来说，心理创伤的修复将是一场持久战。


